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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沙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
的两个相邻门面是陈芯“用攒了多
年的积蓄买下的”。2012 年 8 月的
一天，她突然收到租户电话，称“门
面要被法院拍卖了”！

陈芯向记者回忆，当时，自己
完全不知情，也未收到任何通知，
法院的突然来电无异于一计当头棒
喝。后来她才弄明白，原来是前夫
叶某公司的债务落到了自己头上。

“（我们）离婚已经两年多，账

但很快，事态发展就不容许
于莉作为债务的“局外人”存在了。

2012 年 4 月，一名贺姓债主
起诉周龙借款 70 万元未还，长沙
市天心区法院一审判决周龙与于
莉共同偿还这 70 万元本金和相应
利息。之后，法院查封了于莉当
时居住的房产。　　

今年 3 月，又有一名黄姓债
主起诉，要求周龙与于莉一道偿
还 307 万元欠款。目前该案正在
审理中。

7 月 8 日， 长 沙 县 法 院 审 理
的一起周龙所在公司 500 万元借
贷纠纷案中，于莉在案件执行阶
段被法院裁定、追加为被执行人。
……

截止到目前，周龙与于莉被
债权人起诉追讨的金额已近千万

元。而根据周龙那份高达 9 亿的“离
婚账单”，于莉称，不排除自己还
有源源不断接到法院传票的可能。

“这些借款从没有用于家庭共
同生活，甚至家庭财产我也没有
分到过一分钱！现在周龙下落不
明，我一个弱女子，哪背得起这
么庞大的债务啊？”纷至沓来的
官 司， 令 于 莉 感 到 已 濒 临 崩 溃。
　　记者侧面打探到，周龙早年
曾从事房地产业，后大规模开发
休闲农庄，可能是因扩张太快导
致资金链断裂，农庄目前已成为
当 地 的 烂 尾 工 程。 于 莉 则 透 露，
近年来周龙的确在做休闲农庄生
意，但他不许自己过问生意上的
事，故自己对他的财务状况一概
不知。而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周龙
以核实债务问题，其电话一直处

于关机状态。　　
于莉称，如今不时有人上门

追债，连家里的房门都被砸烂了，
因担心债主伤害到女儿，母女俩
只能搬离原住所，暂时租住在外。
聊到这里，于莉突然感慨万千：“我
的幸福就像一朵还未绽放便已凋
零的花，人生岂是‘失败’二字
所能形容……唯一的骄傲是在这
样的处境中，总算用自己并不强
大的肩膀扛起了女儿的生活，让
她能够开朗活泼，健康成长。”    

8 月 9 日，于莉再次向天心区
法院起诉离婚，目前法院已立案。
这回，于莉称自己决心已定：“希
望法院能尊重我们感情早已破裂
的事实，放我自由。更希望这些
与我毫无关系的债权人，可以找
真正应该承担还款义务的对象。”

夫债妻还，她们卸下婚姻背上巨债
成为脱不了干系的“局外人”

于 莉 ——977 万；陈 琳 ——
337 万；喻萍——120 万；陈芯——
120 万……

她们每个人，都头顶着一个
惊人数字。而且，利息每天都在
翻滚。

然而，鼓舞人心但又可怕的
是，她们发现，有着相似遭遇的“患
难姐妹”还在不断增加。

截至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发
稿时，陈琳称，她联系到的长沙
地区“同盟成员”已达 8 人。

“生活扔给我们相似的磨难，
也扔来了一份‘去改变’的使命。”
陈琳坚信。

她介绍说，这群人中，有人
是教师，有人是注册会计师，有
人是国企职工，如今她们有了同
样的身份——“共同被告”，“作

为不合理司法解释的受害人，我
们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废止‘24 条’，
制定新的司法解释。”

陈芯，在湘西与长沙之间一
趟 趟往 返，脚后跟打出了血泡，
用卫 生纸胡乱一 擦 就又 继续奔
走；年近花甲的喻萍，在电脑上
查资料、写材料，甚至学会了发
微博，@ 大 V 求助，然而眼睛疲
惫不堪，老花镜换了三副；陈琳，
每次都会将自己总结出的点滴“斗
争经验”与大家分享……生活中，
曾经极其自尊，甚至骄傲的她们，
在网上却一再“泣血求助”、“跪
求帮助”。

“ 一 个文 件 袋、 一 个 挎 包、
一瓶水，伴随我们走过了整个夏
天的上访路。”喻萍回忆。

离婚两年了，前夫的债主还不断找上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喻秋霖
采访过程中，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与陈芯（化名）共进了一顿便餐，听见她反复向餐厅服务员强调自己那

份炒饭“不要加一点肉末”，因为“我吃斋信佛！”
“难道一个礼佛的善良之人不该得到好报吗？”在讲述自己凭空背负起百万元债务的经历时，陈芯曾数度

反问记者，又似乎是在质问命运的不公。

夫妻同心，脱贫致富
现年 51 岁的陈芯是湘西某县

城中学的一名教师，据她告诉记者，
自己曾有个惹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为此“当初我心甘情愿做他背后的
女人，默默支持他的事业”。

“他”，即陈芯的前夫叶某。在
陈芯的讲述中，夫家曾一度是当地
有名的困难户，婆婆又因严重脑血
栓而瘫痪在床，自 1983 年两人结
婚以来，“我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母
亲，贴钱贴力为他下面的 5 个弟弟
妹妹操持学业、工作和婚事，连他
二弟、三弟家 6 个孩子读书，也一
直是由我们供……”好在夫妻同心，

劲往一处使，让小家庭渐渐地摆脱
了贫困。“1998 年，他进了政府机
关工作。”丈夫能有这天，陈芯认为
与自己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为让他
安心复习备考，我除了忙自己的工作
外，还承担了全部家务，就连孩子
在他身边玩，我也会马上抱开……”

再后来，夫妇俩承包了一家建
筑公司，“那会，我起早贪黑地与
工人们同吃同喝，还经常晚上睡在
工棚，只为确保每项工程都能保质
保量地按期完成。”陈芯承认，家
里的钱很快就多了起来，日子开始
一天比一天富庶。

丈夫变了，家也散了
陈芯说自己万万没想到的是，

致富后没多久丈夫居然就迷上了
赌博，渐渐地发展成夜不归宿，“一
个月也难得在家吃上一顿饭，听人
说还在外面包养了女人……”对此，
陈芯愤怒却又无奈，“我劝过骂过
也掀过麻将桌，都没用。闹得多了，
不仅他身边那些赌友怨恨我，他
还不止一次打骂我，甚至扬言要杀

掉我。”
心力交 瘁之下， 陈 芯 想 到 过

离婚，但每次“两个女儿跪在我面
前哭着求我，我的心一下就软了”。
经过协商，陈芯与叶某达成“待女
儿考上大学后就离婚”的共识，并
于 2001年和 2002 年分别签订了《家
庭财产分割协议》和《家庭经济收
支及债权债务协议》，商定：房屋

产权直接分割给两个女儿，室内所
有家具电器归陈芯所有，工地上的
所有器材、木料以及公司后续的债
权债务等则由叶某一并承担。

“自从办理了法律公证后，我们
的夫妻关系就名存实亡了，经济上、
生活上基本互不干预，公司的事务
更是由他全权掌握。”到 2010 年，
两人按约定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前夫欠债，她得还钱

群体镜像

算得清清白白——孩子不要他带，
也不用他养。那么，他的债务凭什
么要我来分担？”陈芯不解。

对此， 记 者了解 到：叶某于
2008 年分三笔向周某共借款 100
万，借据上盖有公司的公章和印鉴，
并约定按月息 3 分 计息，借款时
间为 6 个月，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
息。而作为借款抵押物，叶某将陈
芯名下两处门面的产权抵押给了周
某。“这完全是他未取得我本人同
意，且违背之前所签订的《家庭财
产分割协议》做出的单方面行为！”
陈芯称。

2012 年 9 月 10 日，长沙市芙
蓉区人民法院判决：叶某以陈芯
的房产证做借款抵押未经房产部
门办理相关手续，故该抵押无效；
但叶某及其公司向周某借款发生
在叶陈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个
结果让陈芯心寒：“一个善良的女
人最终得不到好报，要被迫承担
毫不知情的‘债务’，老天还有公
道吗？！”

陈芯坦言，自婚姻名存实亡后，
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为供养
两个孩子上学，“工作之余还兼了份
下乡支教的活，只为每月能多挣千
把块钱”。案件现已由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为维护自己的权益，
陈芯几乎每周都要往返湘西 - 长
沙两趟——经常是刚下讲台就急着
赶车，“有时候感到脚都累得迈不
动了。”

身体上的疲累还好说，最令陈
芯惶惑不安的是 ：“家乡那边知道
我官司败诉后，突然冒出很多陌生
人找我要债，都说是他（指前夫叶
某）以前欠下的赌债或高利贷……”

几个伤心女人的“长沙反‘24条’同盟”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凌晴
于莉，“家暴受害者”， 丈夫声称想要离婚的话，9 亿元外债她得

分摊一半 ! 精神重压下，才 36 岁就已患上重度抑郁；
喻萍，曾是受人尊敬的知识女性，为免唯一的住所被查封、拍卖，

选择站在法院门前高举申诉书，供人围观；
陈芯，年过半百的她受生活所迫，在工作之余还另打了一份“工”；
陈琳，供职于长沙某以“效益好”著称的企业，结束家暴婚姻，

无子女，本想努力存钱“防老”，无奈工资被强制执行于偿还前夫债务，
每月仅余 1000 元勉强度日；

……
这群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却有着一个相同的根源，那就是“夫妻

共同债务”。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在陈琳眼中，正是这个“24 条”令自己饱尝婚姻解体的痛楚后，
又不得不扛下一笔“飞来横债”——而这笔高达 300 余万元的债务的
始作俑者，也就是她的前夫，业已“跑路”。

由陈琳牵头，“长沙反‘24 条’同盟”集结。

四“千金”，负债逾 1500万
“我们四个可是货真价实的

‘千金’，债务加起来超过 1500 万
了！”陈琳的调侃中带着无尽苦涩。

现年 37 岁的陈琳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这一年来，她一
有空就提着厚厚的案卷袋，在长
沙市区的几个法院之间来回奔走。

起因是，去年离婚前的 5 个
月内，她密集陷入丈夫引发的 8
起借贷案。如今，案件全部败诉，
她被判连带清偿前夫 337 万余元
的“共同债务”。

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巨债，
陈琳不知所措。她彻夜整理材料，
不断上访申诉，恨不能逢人便诉
说自己的委屈。

而距离陈琳所在单位仅 3 公
里的长沙市劳动西路某小区内，

56 岁的喻萍也 正做着同样的事
情。同样因深陷“夫妻共同债务”，
退休后仅有的一处住所面临被强
制拍卖，喻萍只能向人大、政协、
法院等单位信访办不断“冲锋”。

如无头苍蝇般处处碰壁的两
人，机缘巧合地通过网络发帖结
识，继而成为忘年的“患难姐妹”。

而后，有媒体报道了于莉遭
丈夫开出一张 9 亿元“离婚账单”
的新闻。这恰好成为走投无路、
情绪几近崩溃的于莉“找到组织”
的契机。

更富戏剧性的是，一次上访
中，陈琳在法院意外遇见了正与工
作人员就“共同债务”力争的陈芯。

之后，四人紧紧地抱团取暖，
彼此鼓舞、慰藉。

“患难姐妹”还在增加

今年 8 月，姐妹们终于迎来
曙光。

湖南省妇联接到这一群体的
信访后，立即伸出援手，联合长
沙市妇联请来阵容强大的法律专
家团队召开专题研讨会，决定为
这些女性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受尽冷遇、饱尝辛酸的姐
几个，都迸出了泪！”陈琳回忆起
那天的情形，依然感慨。

从那时起，一切开始朝着好
的方向行进。多起案件已由法院

下达民事裁定书，进行再审或提
审。陈 琳手 头的民事裁 定书上，
长沙中院再审和提审的理由均为：

“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
缺乏证据证明。”

“一旦夫妻双方中有一方在外
虚假、恶意举债后‘跑路’——‘共
同债务’便会如噩梦般笼罩到另
一方头上。”陈琳说，不论自己的
案子顺利与否，她都会把推进修
改“24 条”作为今后的事业。

（下转 A07 版）

转机：多起案件迎来再审

（上接 A05 版）

图为陈芯向记者讲述自己的涉案始末。


